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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年代初，凯
莉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

肌症，1995年，凯莉终于等
到了合适的捐赠心脏并接
受了移植手术。手术后凯莉
很快恢复了健康。她从小就
热爱户外旅游，接受换心手
术后，凯莉对登山的热情非
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

了。手术后10个月，凯莉就
开始攀登加州约塞米蒂国
家公园的半圆顶峰，爬到了
1250米高的地方。凯莉说：
“我想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好帮助改变我在朋友家人
眼中的印象。”

1998年，凯莉成功登上
富 士 山 顶 峰 ；2001年 和

2003年，凯莉又登上乞力马
扎罗山和马特豪恩峰；2005
年，她又成功登上了美国约
塞米蒂国家公园的酋长岩。

上个月，凯莉又和丈夫
克格雷一道，通过绳索攀登
起阿根廷和智利边境附近

安第斯山脉上一座从来无
人踏足过的险峰。在登山过
程中，凯莉除了携带一颗
“别人的心脏”外，她和其
他爬山者的惟一区别，就是
还携带着一个装着处方药、
医疗救援设备和一个血压

监控仪的登山背包。
凯莉称，攀登安第斯山

脉的过程比爬酋长岩更加艰
难，因为在3000米高的登山
营地上，氧气已非常稀薄，凯
莉每爬一段就得停下来喘口
气，好让自己的心脏休息一
下。凯莉和其他登山者花了
几天时间探索了那些陡峭

的、以前从未被人攀登过的
山峰和险坡。凯莉说：“那儿
就像是另外一个星球，那儿
的风景真是太美了。世界上
没有多少地方仍像那儿一样
质朴，还没受过外界的打扰。
在酋长岩我们通过绳索就能

攀登到顶峰；可是在这儿，我
们必须手脚并用，踏着岩壁
才能登顶。”

凯莉对身为心脏移植患
者的自己竟然能够攀登险峰
也感到不可思议。凯莉说：
“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心脏捐

赠者、感谢医生、药物和最新
的医疗技术。正是这些医学
里程碑，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
了可能。”阿根廷登山向导拉
米罗·卡尔沃说：“知道她是
换心人后，一开始我对她有点
担心。但接着我看到了她爬

山的过程，我感到惊讶极了，
她是那样充满力量，我并不感
到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当记者问凯莉接下来想
征服哪座山峰时，凯莉称她
还没想好，但她说：“只要我
的身体允许，我还会继续攀
登。” &'

为了给英国“视力是
信仰” 慈善机构募集到

100万英镑的善款，55岁
的英国盲人飞行员米尔
斯·希尔顿 -巴伯将于 3
月5日开始，从英国伦敦
驾驶一架超轻型飞机（机
动滑翔飞翼）飞往澳大利
亚悉尼市，整个旅程长达

21700公里，中间将飞越
欧洲、中东、巴基斯坦、印
度、缅甸、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等国家，飞往澳大
利亚悉尼市。

不过米尔斯视力完好

的朋友斯多姆·史密斯将
全程陪伴着他，然而，飞机
驾驶工作却将全由米尔斯
负责，他将通过一种语音
命令技术来控制这架特别
定制的飞机，飞机每小时
能飞70英里，他们希望每

天休息和飞行两次，在 55
天内完成这趟挑战之旅。
米尔斯此前曾攀登乞力马
扎罗山、到西伯利亚跑马
拉松，经历了至少40次跳
伞运动，通过80种交通工
具旅游世界，距离长达
61000公里。 &'

忍受着无数惊人的困难
和痛楚，在探险界素有“鱼

人”之称、现年52岁的斯洛
文尼亚职业超长距离游泳运
动员男子马丁·斯特尔，自2
月 1日从源头秘鲁开始其
畅游总长5300公里的亚马
孙河全程的探险计划，截至
3月1日，他已如期完成一

半（2600公里）水程。
斯特尔上月平均每天持

续游泳12小时，前行约90公
里，仅在中午停下吃午饭，并
短暂休息片刻。

斯特尔形容自己现在
已是遍体鳞伤。他称，最大的

威胁不是事前预想的热带雨
林大雨，而是赤道地区烈日
的炙烤。探险开始后没几天，
他的脸部、额头已被二度晒
伤。随行团队担心他的伤势
将继续恶化，导致皮肤感染，
用枕头芯为他做了一个保

护面具，但他抱怨戴上后太
热且有碍呼吸，于是放弃使

用。现在他嘴唇上布满水
疱，脸颊和鼻子上因伤结
痂。他双眼剧痛肿胀，可能
是由于防晒伤药水经护目
镜渗入了眼睛。

河里奇形怪状有毒嗜
血的鱼类及鳄鱼是他的头

号敌人。在秘鲁下水的第一
天，他就遭遇了一条体长近
2米的鳄鱼。随行团员还亲
眼见识一群牙签鱼在斯特
尔身边游弋。这种“巴西吸
血鱼” 侵入人体后寄生在
人体内吸食血液和体液，只

有外科手术才能将其清除。
紧身潜水衣也是个不

小的累赘，本意是保护自
己，但紧身衣对皮肤的连续
摩擦使他的腿弯处被严重
擦伤。探险协调员约拉姆·
耶利说：“伤口不会愈合，只

会越来越严重。他将备受折
磨。”水流漩涡以及水中漂
浮物也是斯特尔前进过程
中的重要障碍。他说：“我曾
数次被漂浮物弄伤手。”

随着河面渐渐变宽，斯特
尔的前进速度可能会减缓，因

为他必须同风浪斗争。他计划
在4月10日游完亚马孙河
全程。他对此充满信心。

斯特尔说：“我在游泳
时打盹，每次两三分钟。我
的身体继续向前游，就像机
器一样，惟一的问题是，我

有时会游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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